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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陈业冰
本报记者 陈巨慧

1942年春，山东抗战形势日趋恶化。我抗
日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斗争，仅在两个
月内就进行战斗400余次，拔掉据点40余座，粉
碎了敌人的大扫荡。9月起，日军把鲁中抗日根
据地作为进攻的重点，频繁进行扫荡，仅2000
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就达9次之多，动用兵力5万
余人，持续时间137天。

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地处胶济、津浦铁路
干线的夹角地带，其中又有淄博、新泰、莱芜
等地的重要煤炭资源。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就
侵占了泰山地区的所有县城和重要村镇，随即
广设据点，控制泰安至莱芜、章丘至莱芜、博
山至莱芜、新泰至莱芜的公路。整个泰山地区
被分割成若干小区块，敌人随时可以集中兵力
进犯、扫荡。1942年，日军连续大扫荡，加上
大批国民党顽固派公开投敌，使泰山区根据地
处在日伪军据点和顽固派军队的分割包围之
中。在日伪军逐步蚕食下，根据地越变越小：
东到莱芜茶业区与博山交界的禹王山，西至莱
芜大王庄与章丘垛庄交界的老虎岭，北到章丘
与茶业区交界的偏草岭，南至茶业区与雪野区
交界的马鞍山，真可谓“东西一条线，南北一
弹穿”。

1942年秋，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到了最艰苦
的阶段，在日伪的蚕食下，泰山区地委、专
署、军分区机关全部被压缩到不足200平方公里
的区域。自1941年泰山区地委、专署、军分区
所属重要部门机关陆续进驻茶业区安家落户
后，日伪军已对茶业区先后进行了六次扫荡，
其主要目标就是针对战地医院、兵工厂、被服
厂、子弟学校、《泰山时报》等八路军机关。
但那时各机关分散灵活，防范措施严密，更有
当地联防武装的鼎力保护。日伪军多次“围
剿”未果，对茶业区根据地恨之入骨，视为眼
中钉、肉中刺，一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六百人集结待命东行
1942年10月1日，为提高党的干部素质，泰

山区举办区、县级干部及部队干部培训班，又
称教导队或教导营，受训人员达150余人。培训
地点设在山高林密、道路难行的船厂村。教导
营营长由军分区十二团团长石新担任。授课教
员则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原地委书
记现任副书记刘莱夫、地区专署专员赵笃生、
地委组宣部长高启云、武装科长李凤鸣等兼
任。为保护培训班安全，汪洋授课六天后，率
军分区司令部机关及负责警卫任务的十团一营
一连进驻与船厂村相邻的东栾宫村。十天后，
赵笃生率地委机关、专署机关和军分区警卫连
进驻刘白杨村，十团一营二连留守船厂村，当
时十团一营三连跟随廖容标司令员率领的主力
去了淄河流域开辟根据地。

10月15日，教导营在船厂村召开结业典
礼，汪洋、刘莱夫、赵笃生等领导到会祝贺。
汪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学员回到各自
岗位后，开拓性地开展抗日工作。就在这一天
下午，地委接到省委电告：“（驻）济南日军
从鲁南用火车运来大批日军，组织对鲁中区进
行大扫荡，以防敌人有可能对你部进行合围，
望早作准备。”同时，侦察科长刘采芹从外围
回来向汪洋汇报：“章丘、博山、莱芜的日军
大量集结兵力，雇用民夫，对我有合围迹
象。”可是，地委还有一个重要会议未开。为
安全起见，汪洋指示县级以上主要干部，于当
晚转移到茶业区北部的阁老村继续开会，其余
人员于16日上午集结刘白杨村待命。

16日上午，会议如期在阁老村举行。根据
省委安排，调刘莱夫任鲁中三区地委书记，17
日派人护送到任。此时，省委再次来电，催促
向东转移，与廖容标司令员会合。廖容标当时
正率军分区主力战斗在淄河上游，开辟扩大根
据地。淄河上游地处淄川、章丘、茶业区交
界，属禹王山余脉，与淄博平原相衔接，可建
成现有根据地到淄博平原的缓冲地带，增加根
据地伸缩机动的空间，改善当前饥、寒、围、
困的现状。会议最后的议题，是如何东移向廖
司令靠拢。汪洋决定当天完成在刘白杨的集
结，17日一早出发东行。

10月16日，泰山地委、专署、军分区机
关、教导队、警卫连及十团一营一二连指战员
近600人集结于刘白杨村。

接到第二天清晨转移的命令，炊事班和刘

白杨村的群众为部队连夜准备了“锅搭”。刘
采芹在村子四周布置了严密的警戒，规定了发
现敌情的信号：发现敌情打一颗手榴弹，敌人
数量较多拉响两颗手榴弹，发现重大敌情、情
况紧急时，炸响三颗手榴弹。

突临强敌奋力拼杀
10月17日，天近拂晓，十团一营一二连刚

刚起床准备上早操，刘白杨西山突然炸响三声
手榴弹，北山、南山也随即炸响。刘采芹立即
报告汪洋，已发现重大敌情。

当时军分区机关、《泰山时报》几个精英
编辑、一营两个连驻村东，地委、专署机关和
警卫连驻村中，教导队驻村西，大家分头集
合。匆忙中，汪洋决定率驻村东人员先行探
路。此时天刚蒙蒙亮，可隐约看到北、西、南
三面山上的树林中晃动着日军的旗帜，但敌人
没有冲下山来，只是零零散散地打枪。刘采芹
建议汪洋向西突围，估计敌人可能是声东击
西。汪洋认为，省委的指示是向东转移与廖容
标司令员会合，必须执行省委命令。他立即下
达命令，派人通知刘莱夫、赵笃生、高启云率
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石新率教导队，分
头向东转移。他带军分区司令部机关和一营两
个连先行，顺着白杨河滩过高白杨村，经茶业
口村，向吉山村奔去。

刚到村东，迎面山头上枪声大作，跑在前
面的十几个人应声倒下。汪洋判断可能遭遇伏
敌，他令一连一排阻击敌人，命参谋长刘国柱
和侦察科长刘采芹率司令部人员、《泰山时
报》部分编辑向东南方分散转移，二、三排迅
速抢占吉山河南的南山制高点，以便判断选择
突围的方向。二、三排刚到半山腰，就迎头遭
到突然阻击，又有八九个战士倒了下去，其余
人员被火力压下山来。汪洋大喊：“我们被敌
包围了，只有抢占制高点，才能掌握主动权，
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南山头！”二、三排不顾一
切冲上山去，汪洋指挥二连紧随其后。守卫南
山的敌人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架不住二、三
连的猛攻猛冲，丢下几十具尸体后渐渐向南山
坡败退。

汪洋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环视一周，看到
吉山河的东山、北山、西山上布满了敌人，
西、北两山的敌人正在向我军的来路合拢，退
路被切断，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向南。恰在此
时，南退的敌人又返了回来，在他们身后的山
梁上冒出一大片日军，足有八九百人，这是从
莱芜、口镇、雪野赶来增援的敌人。他们从腰
关东面的龙子村，爬上龙堂寨，正赶上我军突
破南山阵地。很明显，这是敌人布置合围的一
颗棋子。到了此时，我军已无退路。汪洋高声
喊道：“同志们，我对不住大家！把你们带上
了绝路，是我的失职！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杀
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精忠报国的时候到
了！你们怕不怕？”“不怕!不怕！”战友们的
喊声回荡在山谷。

敌人开始疯狂地反扑，遭到我军顽强阻
击，一个个日军倒了下去。但我军的子弹很快
打光了，被迫从山头上撤了下来。敌人从四面
围了上来，战士们与敌人在小吉山东边的河滩
上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他们用刺刀穿，枪

托砸，抱住敌人硬拼，撕打声、惨叫声、刺刀
和枪托的撞击声响成一片。

一营营长赵钧和敌人拼刺刀，他连挑五名
日伪军，哪管敌人捅来的刺刀，身背数刀毫无
惧色，终因失血过多体力渐渐不支。当他感到
自己已无法再杀敌人，决心不当俘虏，伸手卸
下刺刀，冲着扑上来的日军大喝一声：“老子
不用你们动手！”用尽余力捅进自己的心窝。

汪洋的警卫员张登平是个人高马大的硬
汉，自幼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挥舞大
刀，护卫着汪洋，快速准确地砍向扑上来的鬼
子，不一会儿，七八个鬼子死在了他的刀下。
两个鬼子见拿他没办法，叽哩哇啦几句商量，
从腰里摘下手雷，拉弦后扔向张登平。张登平
见状急忙将汪洋推倒在地，随即扑在汪洋身
上。“轰轰” 两声巨响炸得尘土飞扬。汪洋
急忙翻身起来，发现张登平头被炸开，脑浆流
了出来。敌人又一次扑了上来，此时一营两个
连剩下不足50人，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敌人，他
们毫无惧色，拼尽全力和敌人厮杀。

“要为党和人民负责”

恰在此时，西面枪声大作，敌人一阵慌
乱，原来是石新团长率教导队杀到。

按照指令，石新团长应率教导队东行，临
行前赵笃生专员将警卫连三排交给教导队。当
走到高白杨村东时，石新考虑不能紧随汪洋主
力其后，这样无疑目标太大，沿着河滩顺着山
沟跑，更容易被敌人围剿。他当机立断，带领
教导队往北爬上曼里岭，曼里村坐落在凤凰山
半山腰，站在村头可以看到周围的情况。石新
用望远镜察看敌情，发现凤凰山顶有日军旗
帜，便率领教导队翻过曼里村东面的峪井岭，
来到下法山村与王庄村的交界路口。其实，这
里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地委、专署机关和警
卫连一、二排与章丘来敌遭遇，但他们成功突
围而去。只是教导队翻山越岭赶到这里时，他
们早已不知去向，敌人已向吉山方向赶去……

教导队一分队（军事队）指导员周钰、分
队长田光临认为，西北方的茶业峪很可能是敌
人的薄弱点，容易找到突围的空隙，石新感觉
有道理。为了缩小目标，他让教导二队（政治
队）指导员张建率二队60余人向北，从章丘北
王庄、三角湾一带突围，自己率一队（军事
队）和警卫三排共90余人向茶业峪突围。他率
众趟过王庄河，向火龙台攀登……

正在此时，从吉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炮
声。石新站在半山腰用望远镜向东南方望去，
吉山峪中段浓烟滚滚。他判断汪洋政委他们已
经与敌遭遇，看阵势可能被敌包围。他大声
说：“同志们，汪政委和一营被敌人包围了，
我们决不能见死不救，全体听我命令，向汪政
委快速靠拢，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政委和战友
们！”

石新率众下山，沿着嬴水河道南奔，不足
20分钟便赶到了茶业口村。村子周围没有发现
敌人动向，但吉山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愈来愈
烈。他们不顾翻山越岭的疲惫，不顾前面等待
他们的是何等危险，快速向战斗最激烈的方向
飞奔。十几分钟后，他们赶到吉山村西，远远
望见村东河滩上正进行着惨烈的肉搏战。河滩

周围到处都是日军，估计敌人数十倍于我。教
导队都是各县及军分区抽调的干部，他们手中
没有重武器，除警卫三排手中有几十杆长枪
外，干部们手中都是短枪，幸亏他们每人都背
负着一把大刀。短枪开路冲到敌人面前，大刀
立马发挥出肉搏战的优势，还没等敌人反应过
来，他们已杀进重围与汪洋会合在一起。

石新上前扶住腿受伤的汪洋转到一块大石
头后面说：“政委，我们来晚了。”汪政委狠
狠地推开石新，气愤地说：“你这是自投罗
网！我们拼了全力，就是为了掩护你们突围，
教导队可是咱泰山区的精英啊。”石新说：
“我没想那么多，战友遇难，不能不救，就是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汪洋急了：“我们
要为党和人民负责，现在我命令你，带教导队
向北山突围，北山地势复杂，可利用地堰、石
崖遮护，我带一营掩护你们。”石新还在犹
豫，汪洋用手枪指着他喝道：“不听命令我枪
毙你。”石新只好招呼教导队成员和警卫三排
向北冲去，冲上河岸，敌人从东西两面夹击过
来。

静对围敌英勇就义
河滩上，敌人重重包围了一营。他们不再

开枪，只是轮番上前拼刺刀。筋疲力尽、遍体
鳞伤的一营战士哪是他们的对手，一个个勇士
倒了下去。一连张刚副连长想作最后一次努
力，他高喊：“同志们，我们往西南坡冲，保
护汪政委突围。”西南坡离沙滩不过几十米，
只要冲过去，就可以借助山沟地堰及树木作掩
护。

张刚背起汪洋，二十几个战士在前杀开一
条血路，向西南山坡撤退。敌人一看，随即边
开枪边追击，战士们一个个倒在山坡的地头堰
边。张刚背着汪洋跑进尤家峪沟，顺着河沟一
口气跑出300多米，迎面南山头上敌人的机枪
“哒哒哒”地射过来。他迅速折回，在一块大
石头旁把汪洋放下来。敌人很快追了上来，张
刚挥起大刀向一个鬼子砍去，那鬼子应声倒
地，其余十几个鬼子围住了他，一起举刀向他
捅去。他身背数刀，鲜血淋漓，把刀一横，抹
在自己的脖子上，倒了下去。

几十个鬼子把汪洋团团围住，一个日军翻
译官说：“这肯定是八路的大官，要抓活
的。”事已至此，汪洋心里出奇地平静，他不
想躺着死去，但无论怎样用力，腿已不听使
唤，只好用手把双腿盘坐，用力挺胸将身体端
正，举枪对准自己右边太阳穴，乒的一声，汪
洋的身躯向后倒了下去。

石新团长率教导一队及警卫三排冲向河北
岸，向北山突围。敌人迅速从东西合围而来，
北山火石岭上的敌人也扫射过来。一队长田光
临对石新说：“后有追兵，前有阻敌，形势十
分险恶，我带警卫排阻击敌人，你带教导队突
围。”他不等石新同意立马高喊：“警卫排留
下阻击敌人，掩护教导队突围！大家听我号
令，同时投手榴弹，一二，投！”二十几枚手
榴弹同时掷向追来的敌群，敌人死伤一片。一
眨眼的工夫，石新率教导队已冲到半山腰。半
山腰是层层梯田，他们顺着石堰向东飞奔，北
山的敌人打不着，山下的敌人够不着，他们一
个个猫着腰一口气冲到小东吉山的东岭下。

但等石新回头看，田队长和警卫排战士已
全部牺牲，几百个日伪军已冲上山来。他顾不
了许多，带领教导队翻过东岭，冲进了崖下村
的西北沟，刚要上岭，突遭山头上伏敌阻击。
第一次冲锋，教导队伤亡过半。敌人开始用迫
击炮轰炸，一颗炮弹落在石新和教导员周钰身
旁爆炸。石新当即牺牲，周钰屁股被炸伤，接
着右腿中弹，他迅速用裹腿扎住腿伤，继续指
挥队伍冲锋。这时山上的敌人开始向山下冲
来，从西边追来的敌人也翻过山来，很快形成
了两面夹击之势。教导队被压缩在山沟的一片
菜地里，在敌人两面扫射下，队员们一个个倒
了下去……周钰被警卫员推倒在地，正好倒在
老百姓用来浇菜园的一个小水湾里，还没等他
爬起来，身中数弹的警卫员也趴在了他的身
上，幸亏头部没泡在水里，二人流出的鲜血染
红了湾水。

敌人开始打扫战场，几个鬼子朝着教导队
成员的尸身上胡乱打枪。一个鬼子向周钰和警
卫员连开三枪，第一枪打中了他的帽子，第二
枪打在警卫员身上，第三枪打在他脸旁边的水
湾边上，泥水溅了满脸。过了一会儿，敌人走
远了，周钰用力掀开压在身上的警卫员，吃力

地慢慢站起来。这时，两名教导队学员从河沟
里的死尸堆里拱了出来。见教导员活着，两人
高兴地哭起来。

连夜突围打探战况
汪洋率一营一、二连与敌争夺南山时，刘

采芹指挥司令部机关及报社人员向吉山东南方
分散转移，东山的敌人扫射过来，大部分同志
都牺牲在奔跑的路上，报社的资深编辑李爱
文、李新华、藤振戈、郝克昌，誊写员孟
华……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刘采芹带领部分同志顺着山沟，借着树木
的掩护，向吉山的东南山插过来。看到山头上
的鬼子到处摇摆着膏药旗，刘采芹立即命令大
家分散隐蔽。他和警卫员小李走到一处约有三
层楼高的陡崖，这时如果走别的路，肯定会被
敌人发现。刘采芹当时腿已受伤，但顾不得伤
口的流血和疼痛，立即跳了下去。幸好下面是
老百姓秋季刚翻过的麦田，土质比较疏松，才
没被摔伤。小李也随之跳下，两人匍匐前进，
钻进了一片芦苇丛中隐蔽起来。此时，他们两
人只有两支短枪和两枚手榴弹。在芦苇地的旁
边，鬼子来来往往，嘴里叽哩哇啦地喊着什
么，有的敌人还向芦苇丛中扔石头，但敌人没
有进芦苇地。刘采芹他俩屏住呼吸，观察着外
边的情况。

大约中午时分，忽然听到有人拨拉芦苇丛
向里走的声音，刘采芹立即拉好手榴弹弦警惕
起来。但来人离他们两米远就不动了，又等一
会儿，只听到喘粗气的声音。刘采芹估计不是
敌人，便小声问：“谁？”那人听出了他的声
音，说：“你是刘科长吧？我是作战科的王参
谋。”刘采芹告诉他不要动，一定隐蔽好。

他们在芦苇丛中一直隐蔽到下午六七点
钟。这时敌人已撤回村子里，他们从芦苇丛中
出来走向吉山村。

当走到村东北小山沟一个菜园附近时，忽
然听到地头的一眼枯井内有动静，小李问：
“你们是什么人？不回答我要扔手榴弹啦！”
井内的人急忙答话：“我们是警卫连三排机枪
班的，我是班长，还有一个弹药手。”幸好井
不深，他们解下绑腿结在一起将两人拉上来。
机枪班长说，“还有一挺机枪，一箱子弹都在
井下。”刘采芹一听高兴极了，马上让班长再
下去，随之把机枪和子弹拉了上来。有了机枪
如虎添翼，突围就有希望了。他们完全忘了饥
渴，向吉山村走去。

走到村头时，他们发现鬼子的巡逻队在路
边烧起篝火。当时刘采芹暗想，如果绕道而
行，势必引起敌人怀疑被发现，必须趁天黑突
然冲过去。他当机立断，命令机枪班长向火堆
猛射。机枪班长的射击技术十分高超，打得又
准又狠。与此同时，刘采芹和警卫员又将两颗
手榴弹扔过去，炸得火星、炭木漫天飞舞，几
个鬼子倒在柴火灰里。活着的鬼子被这突如其
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嗷嗷叫着逃向村里。

刘采芹一行五人迅速从村边冲过去。他们
摸黑爬上南山，又翻过十几道山梁，走下一道
长长的山坡，来到暗摇头村北。饥饿难耐的他
们，想进村找点吃的，可连续找了几家都没有
人。估计老乡都躲进了山里，他们只好向东南
山奔去。当走到村东的教堂时，发现教堂里灯
火通明，十几个伪军围坐在火堆旁，正烤着从
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几只鸡，估计是榆林据点趁
乱出来抢劫的伪军。

刘采芹命令机枪班长向教堂射击。伪军被
突如其来的袭击吓蒙了，扔下烤鸡慌忙夺门而
逃，有的连枪也来不及拿，从后窗翻墙逃命。
待敌人跑远，五人走进教堂，哪管烤鸡熟不
熟，狼吞虎咽一顿，随后找了个僻静的柴火垛
睡了一觉。天刚蒙蒙亮，便去吉山村打探情
况……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几十个鬼子团团围住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翻译官说：“这肯定是八路的大官，要抓活的。”汪洋心里出奇地平平静，他不想躺着死，

但腿已不听使唤，只好用手把双腿盘坐，用力挺胸将身体端正，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吉山战斗：铁骨铮铮战伏敌

□ 陈业冰 陈巨慧

1942年10月17日，吉山战斗的当天下午，廖
容标司令员正带着军分区主力战斗在淄博的淄
河流域，听到汪洋等同志牺牲的消息，他悲痛
万分，连夜率三营三连赶往茶业区，途中在淄
博瓦泉和杨峪之间与日军遭遇并被敌包围。廖
容标沉着冷静，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北面的山
头，坚持等到天黑，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里突
围而去，天明赶到茶业根据地。当走到崖下村
东时，恰遇军分区参谋长刘国柱。廖容标和刘
国柱一道向吉山村赶来，刚到吉山村东，远远
望见河滩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正在搬运八路军
的尸体。

原来，18日凌晨天还未亮，敌人突然吹响
集合号，带上200多具日伪军尸体，匆匆向东朝

着博山方向开走。吉山村的干部群众纷纷走向
河滩及村北的山坡，寻找是否还有活着的伤
员。河滩上横七竖八躺着八路军的尸体，他们
大部分是和敌人拼刺刀而死，鲜血染满了全
身，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吉山村党支部书记
李隆平带着几位村民来到河滩，仔细查看每一
个战士。他用手抚摸战士的胸口，看还有没有
心跳和体温。河滩中央的大石旁躺着十几个，
其中三个重叠在一起，李书记逐一翻过来查
看，发现最下面一个不仅有体温而且还有脉
搏，他立即派人送回村里抢救。

天已大亮，向战场赶来的人越聚越多。吉
山联防队的队员们带领村民满山遍野搜寻伤
员，又有三位幸存的教导队成员被从北山抬了
下来。刘莱夫、高启云他们赶来了。赵笃生率
地委、专署机关赶来了。茶业区区委、区政

府、妇救会也来了……赵笃生安排把伤员火速
送往设在刘白杨村的战地医院……

见到廖容标率三连赶来，大家围上来痛哭
失声。刘莱夫和廖容标这对患难与共的老战
友，紧紧地抱在一起泣不成声……茶业区委书
记邢德握住廖容标的手哭道：“如果你和主力
部队在，小鬼子咋能这样猖狂，咱队伍咋能吃
这样大的亏啊！”

廖容标高声喊道：“乡亲们，同志们，眼
泪吓不倒敌人，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大家听
我指挥。”他面向邢德：“请邢书记安排十几
个熟悉地形的人，配合三连一排布置岗哨，各
个路口和四周布防要严密，外围岗哨要在十几
里以外，防止敌人反扑。”等警戒人员分散出
发以后，他对赵笃生、邢德等人说：“现在我
们分头行动，机关部队人员和当地干部群众搭

配分成若干组，分散寻找烈士遗体，决不能漏
掉一个。”

地专机关的人在南山坡地堰的大石旁，找
到了汪洋政委的遗体。廖容标及干部群众都围
拢过来，明白人一眼看出，汪政委是用自己的
手枪自尽。子弹是从头的右边打进，左边打
出，见者无不泪如雨下。廖容标抱着汪洋尸身
嚎啕大哭。

10月19日，在地方党政人员及群众的帮助
下，237具烈士遗体分别被安葬，教导队成员
葬在吉山村东北的山沟里，军分区机关及一营
一、二连干部战士葬在吉山村南尤家峪沟口的
洼地里，另有26名民兵回村安葬。群众早已挖
好了坟墓，他们把家里炕上铺的席子拿来，卷
起烈士的遗体放进墓穴。几个木工师傅连夜赶
制出两口桐木棺材，把汪洋、石新的遗体放进

去……原本荒草丛生的洼地变成了一片崭新的墓
地，一块块写着烈士英名的木牌庄严肃穆。

吉山战斗，我方近600人经历被动的战斗过
程，除263人（包括民兵）牺牲以外，其余300多
人成功分散突围或受伤后被救治。所有人员无一
人变节投敌，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纯
洁性和坚强性。

1945年4月初，泰山区地、专、军会议决定，以
淄川县为主导，茶业区为主体，在吉山村西的钓鱼
台修建“抗日烈士纪念碑”，动用人工上万人次，历
时五个月，至8月底竣工，命名“汪洋台”，将263位
烈士英名镌刻其上。廖容标、欧阳平、高启云、武中
奇、薛玉、李元荣、李念林、刘中和等党政领导题字
纪念。与此同时，将分散在几处的烈士遗骸移葬至
汪洋台北的洼地里。

1977年，茶业人民公社重修汪洋台。1999
年，茶业口镇政府投资50万元再次重修汪洋台，
在汪洋台东南50米处建64平米“抗日烈士纪念
馆”。在墓地北山顶塑汪洋汉白玉雕像，从墓地
至雕像修建石阶恰巧263级。

自1945年至今，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汪
洋台”共接待前来瞻仰、扫墓、受教育者达60余万
人次，听取当年吉山战斗的亲历者———“红色卫
士”李隆春，“吉山战斗”报告1000余场。

·相关链接·

“寻找烈士遗体，决不能漏掉一个”

汪洋

吉山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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